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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宁波的城市振兴思潮，深
植于宁波人发自肺腑的文化自信
——吾乡天赐福地，此城大可有为。
1947 年，中国人文地理学重要奠基
人、乡贤张其昀先生对故土盛赞道：

“宁波人真可说是‘海之骄子’⋯⋯
一方富于大陆雄伟之精神，一方又
富于海国超迈之意量！”陆海之间、南
北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宁波城市
文明，令不少近代宁波人由衷地热爱
家乡。1934 年 2 月 25 日，镇海籍著名
作家周劭自上海回甬，游历了宁波
城。在当天记下的随笔里，这位旅沪
宁波文人对宁波都市发展赞不绝口，
热血沸腾地写道：“这便是‘准上海’！
倘然你是故乡人到这儿来逛，正恰似
他们，宁波人到上海去一样，同样地
会感到都市文明的奇特！”周劭不光
视宁波为近代“远东最大城市”——
上海的“准”翻版，更把宁波列为体
验“都市文明”的理想田野，足见宁
波城在他心里的千钧重量。

热爱故乡，乃人之常情。近代
宁波的城市振兴思潮，其实缘于爱
乡贤达对城市发展结构性危机的洞
见与忧患。

1924 年 ， 陈 布 雷 在 《宁 波 周
报》 上与镇海籍著名出版家张静
庐，以及后来创办 《四明日报》 的
汪北平商榷“改造宁波之先决问
题”。陈布雷清醒地意识到，在当
时“宁波帮”商业发达的光芒下，
宁波城市发展仍存在教育缺位、城
乡人口失衡、地方特色产业萎靡等
严重社会短板。为此，陈布雷呼吁
宁波城市规划要统合更多非商业内
容，“谋宁波之健全发达，俾适合生
存于现代社会。”陈氏所言绝非危言
耸听，近代宁波文化教育与城市经
济地位的不匹配，一直困扰着宁波
城市振兴大业。直至 1947 年，《浙江
记者》 的杂志编辑还严肃批评“宁
波虽是浙东属一属二的城市，但文
化事业确是落后的地方。”

1929 年，奉化籍地理学者顾礼
宁在 《宁波都市之概观》 一文内历
数了宁波城市发展的诸种不利因
素，认为山海交夹的自然地理条件

以及上海繁荣的人文地理牵制，使
宁波进出口商贸、制造业等方面处
于被动位置。但顾礼宁在文末特别
强调，地理环境限制并不意味着宁
波发展前路迷茫，他号召同乡转危
为机，使宁波城市逆势上扬：“怎
样去充分利用环境，以求发展宁波
都 市 ， 这 是 宁 波 人 应 共 同 努 力
的。”知难而进的品格赋予近代宁
波城市振兴以方向、勇气，为近代
宁波城市发展自“思变”迈入“质
变”开辟了前途。

近代宁波城市振兴思潮，大多
脱胎于向上海这座“亲戚”城的学
习借鉴。相关实践也是近代“宁波
帮”调动上海优势资源反哺故园发
展的爱乡情怀结晶。

1924 年，宁波籍近代上海新闻
界闻人童爱楼于 《宁波周报》 刊出
政论 《振兴宁波市面之计画》，以
上海为参照对象，考察了宁波城

“老树着花”（重获新生） 的机遇
与挑战：“宁波亦为五口通商之
一，本属浙省名城、南洋巨埠。
其初是邦人士，多固步自封，习
成旧俗。凡上海所通行大得振兴
市面、利益群生之各事，多不仿
而行之，熟视上海继长增高，而
宁波终无咫尺之展布也。宁波失
业 之 人 反 群 赴 上 海 谋 毫 末 之
利 ， 而 弃 掷 故 乡 大 可 为 之 地 。”
同年，童爱楼又在 《改良宁波市
政 之 管 见》 一 文 中再次强调宁波
城市蜕变应充分参考上海样本：上
海繁荣“无他奇策，不过马路广
阔、电灯明亮、饮料清洁、交通便
利而已⋯⋯方悟改造宁波亦属不难
之事也。”

1947 年元旦，著名实业家、长
期投身宁波城市保护与发展事业的
陈如馨，在 《时事公报》 上发表了

《建设新宁波刍议》。《刍议》 面向
旅沪“宁波帮”，动员“七邑旅沪
同乡中财政家、实业家、教育家、
科学家”组织成立“宁波建设协
会”，积极指导并联络各方资源以
支持宁波城市改良。同年 3 月，时
任宁波旅沪同乡会坐办的应斐章在
当期 《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 头版
撰文应和陈氏倡议，提出“宁波地
方，诚如陈先生所言，具有世界都

市之条件。利用先天条件，奋力加
以经营，陈先生理想中之文化城、
工商区、名胜地必有实现之日⋯⋯
建设故乡，以事业言，必获辉煌成
果；以声誉言，必且震惊世界。”

近代“宁波帮”人士支持宁波
城市振兴的思潮，也曾缔造了若
干宁波城市规划的有益实践。譬
如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的奉
化 籍 近 代 中 国 外 交 家 王 正
廷，1947 年 4 月携
妻 子 回 甬 扫
墓 。 在 与
宁 波
士

绅
餐 叙
时 ， 王
正廷畅谈了
几点可操作性极
强的建设家乡提议：

“整理东钱湖名胜、修建新江大桥、
筹设自来水厂”；同年 10 月，陈如馨
与数位上海“宁波帮”友人一道回乡
探访。经过几天观察，陈在返沪后以

《谈谈宁波的市政》为题致函《时事
公报》，提出五点求真务实的“整顿
市容意见”：修理人行道；整饬市房；
在檐口未装水溜者，应即配置；行道
树应加以保护；改装日光灯。

可以说正是近代宁波城市振兴
思潮，在多个关键时机充分激励了

“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成就
了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一段段佳话。

打破城墙束缚，变“城池”为
“城市”，是近代宁波一场规模浩大、
历时较久的近代化工程。

早在 1913 年 2 月，宁波城西门
的居民就因此处月城内垃圾废瓦
高 堆，人居环境恶化，请求政府拆

除早已坍圮一半的城西
雉堞，整饬老城

沿 乱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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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报》编

辑 将 此 次

动议形容为宁波

“拆城之先声”。此后，拆除宁波

城墙以促进现代城市空间营建的呼

声日益高涨。1923 年，鄞县市政筹备

处在呈递上级的报告中称：“市政范

围至阔且大，原非限于拆城筑路，而

拆城筑路实为最急。”于是在 1920

年至 1931 年间，宁波老城四合的城

墙被陆续拆除，古砖旧石或列入“千
晋斋”收藏，或转为华美医院、城内
道路等新修公共设施的原材料，蜕

变为宁波城新生的一个个分子。
在近代宁波变“城池”为“城

市”的进程间，拆城与筑路存在一
定的因果关系——从交通近代化角
度看，拆除城墙首先是为了便利城市
道路。因而，当捆绑宁波城市空间近
代化手脚的城墙渐次倒下，如何修筑
符合近代都会想象的城市道路，便成
为宁波城市振兴思潮的一道“时代考
题”。对此，近代宁波人集思广益，寻
找路与城共进共荣的科学方案：1928
年，童爱楼为《宁波市政月刊》撰写了

《振兴宁波全市计划》评议，文章开宗
明义指出：“欲全市兴盛，以交通便利
为第一着。”随后又展开谈到“本城马
路次第兴筑，且积极进行，不遗余力，
然而马路必须路旁高墙尽改店屋以
辅助之，则顿成繁盛气象”——这就
要求新宁波的城市道路不但要“通”，
并且要“旺”，在疏通人物流的同时增
益城市商业氛围，形构“路路通，处

处店”的近代化繁华大都市景象。

由此，宁波城市的范围
彻底突破三江口古城的刻板
限定，走上了随发展要素自
由生长的正确道路。1928 年
的 《宁波市暂行条例》，明
确宁波“ 行 政 区 域 ”（城 市
范围） 是“鄞县城厢及江北

之 全 部 ， 北 沿 姚 江 ， 东 北 至
慈镇桥，延至甬江北岸孔浦 。

甬 江 南 岸 由 余 邑 迄 ， 东 至 镇 东
桥 ， 东 南 至 白 鹤 桥 ， 南 至 段 塘
市，西望望春桥”，完全突破了前
近代“宁波城”空间意象的城墙
边界。

在此基础上，修筑宁波老城边
际外的城市公路也被纳入全新市政
安排。上世纪 30 年代，鄞县建设
委员会组织筹划了“鄞县县道”项
目。委员会筹划的鄞县道路编组方
案为：“四乡客货，悉以宁波市为
集中地点，而县政府亦设于市区，
故当以宁波市为鄞县县道之中心，
由此辐射于东南西之乡，作为干
线。各干线间连以支线，则如网在
网。”由此，“后城墙时代”规划者
眼中宁波城市的空间发展跨过了城
墙，跳脱三江口固有城市区向旧时
乡郊“要地”，由此向空间意义上
的大都市迈进。

近代宁波城市振兴思潮，既对
宁波城市经济发展寄予厚望，也前
瞻地讨论了宁波城市除经济外诸事
业多位一体进步的历史可能。1925
年，张其昀发表在《史地学报》的《宁
波建设省会之希望》胪列了宁波都
市发展的“经济中心”“交通中心”显
著优势，亦着重强调宁波的“文化中
心”地位，就此举证“浙东学术”“宁
波商人”“乡治主义”“民族主义”等
四项甬上文化亮点。五年后，陈邦济
撰文探讨了“全市土地之设计”（宁
波城市规划），全面评议了宁波城市
住宅区、行政区、工商业区空间布局
的既有问题，也贡献了若干改进方
案。陈氏方案设定的宁波城土地利
用新模式以“住宅扩散，行政集中，
工商择优”为主导方针——在民生
方面扩充城市外住宅地面积，不至

“将来人口增加，更无插足之地”；在
行政方面把临时安置在各处的市府
机关集中到中心区办公，避免“交通
上与时间上妨碍行政”；在工商业方
面践行“前港后厂”的工商业组合发
展模式，使甬江、奉化江两岸的宁波
城边沿焕新为发达近代工业聚集
地、重要商贸流转地。陈邦济对宁
波城市发展的思考，兼及百姓民
生、社会治理、经济发展，体现了
宁波人对家乡由“经济大市”升级
为“大都会”的渴望。

百年前，宁波前辈为城市振兴
殚精竭虑，为宁波城市全面繁荣注入
了智慧。近代宁波城市振兴思潮引领
宁波稳度暗潮汹涌的历史转换期，傲
居近代中国东南沿海都市榜单前列，
成就了宁波 8000 年文明史、三江口
1200年建城史上的一段夺目辉煌。

近代宁波城市振兴思潮，无疑
是今日宁波打造“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蓝图的直观历史经验。同样，近
代宁波城市振兴思潮囊括的“爱乡
奉献”“知难而进”“择优而从”“均衡
理性”精神，亦当为新时代宁波城市
理 想 继 承 。在 “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中，宁波必将续写近代城市振
兴的佳话，缔造更宏伟的传奇。

百年前宁波人如何谋划城市振兴
邹赜韬

2021年，宁波迎来三江口城址落成1200年。1200年间，枕江滨海的宁波城于空

间营构、内涵塑造上均颇有成就，以“区域中心、东亚都会”的形象矗立四明大地。

宁波城市之所以能跨越千载而经久不衰，其奥妙首先在于代代宁波人对城市发展始终

抱以“守正创新”的开放态度，以“城变”迎接时代变化，凭思想空间的延拓赢得城

市空间的振兴。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宁波遭遇“亘古未有之变局”，宁波城走向何方成为那

个时代宁波发展的重要议题。围绕这个目标，近代宁波与心系宁波的社会各界人士踊

跃建言，掀起了持续数十载、牵涉各方各面的“振兴宁波城市”思潮。

民国初年宁波城地图，从中可见城墙
切断了“老城”与周边繁荣商业区块的联
系，客观上限制了城市空间的向好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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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代来华西人绘制的宁波城北门景象（大英图书馆藏）。 已知首张宁波城航拍影像（1929年）。

1910年《图画日报》发表的童爱楼风物画《宁波
江北岸》。此画主体描绘了甬江两岸古城与洋人居留地
“一桥相连”的独特城市景观——象征着古代宁波与近
代宁波的城市守望。 1930年《道路月刊》刊载的宁波公园路改造前后对比图。 1936年上海《文化建设》月刊配发新旧灵桥对比图，感叹“并列可知

现代建筑之进步”。


